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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河滩上的雨就这么来了，细细密密

的，在春天。
茫茫天地，一个种稻的农夫眼里却只

有他身边那架犁铧。时间还早，雨也还冷，
田野上还没有行人，然而他能感觉到，犁铧
那暗红色的木把手上含着余温，记忆中有
前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聚首。雨声窸窣，
如同一把古琴弹奏节气的音符，又一个春
天来了。虽然一代又一代人的躬耕没有积
下累世的财富，他还是那个生活略显窘迫
的农夫，但，只要这犁铧入土，把古老的田
地破成一条条沟垅，再把沟垅整理成平展
的秧圃，那时候，秩序将被重新改写。只要
种子入土，阳光普照大地，凡尘再喧嚣，世
间也总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为农夫而留。

这常常让我想起是一种身份的确认，
这种确认的郑重之处就在于，无论走到哪
里，只要在田间耕耘过，你的脚底总是带着
一块泥巴，它带给你“土”的特质，它确定了
你即使后来融入城市也做不到百分百洋
气；也因为这“土”，心里有一份踏实，即使
后来的人生走得紧张焦灼、困顿难熬，你知
道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的根脉得到滋养
和休憩。

拽耙扶犁也讲究个资格。作为农耕大
国，“米袋子”从来都是一个有为帝王眼里
的大事。除了隆重的祭祀天地之外，到了
清代，皇帝还要亲自下田耕作一番。据《养
吉斋丛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在
京南博野视察春耕情况，曾亲持犁器，一气
儿耕了一亩地。当时共有万人观看此景，
大学士李光地特为文勒石，以志其事。此
外，躬耕垅亩的文人也不少。苏轼写过：

“质非文是终难久，脱冠还作扶犁叟”，你
看，扶犁的是老人，他当不好官，只能躬耕
田园，虽然地位卑微，却再也不用担惊受
怕。“人趋南亩生涯乐，春入东灾土脉齐。
说与老农还自笑，近来辛苦惯扶犁。”你看，
丁逢笔下的扶犁之人虽然辛勤劳苦，自我
解嘲说这一番劳苦却也成为常态了。还是
宋代，章樵写：“试将生计问农家，儿大扶犁
女沤麻。烧笋煮葵供午饷，山中乐事自无
涯。”在诗人看来农家生活有滋有味，单单
就扶犁这件事，只有长大的男孩子才有资
格。而类似程垓笔下的“扶犁野老田东睡”
则是另外一番场景，这个农夫没有名字，他
和历史上、古代诗文里的诸多农夫一样，

“野”得像尘土一样普通，“野”得像荒草一
样茁壮，不拘礼法，累了倒头就睡，把本来
的辛苦单调活出了野鹤闲云的意味。

每年春天都会发生很多事，幸运是温
和的南风，而不幸就是一阵一阵让人打冷
战的寒流，但在村庄里，耕作永远是头等大
事。从清晨到晌午，树皮般粗糙的脸，贴着
春风的软刀子。笨重的冬衣脱在田埂上，
系好耕牛肚下的袢绳，鞭子在空中抽出脆
亮的鞭花，一年耕作的故事响亮开篇。手
握犁铧的汉子和身边的耕牛一样憋足了劲
头，人勤地不懒，粗门大嗓的吆喝让春日的
原野异常亢奋。耕牛奋蹄，躬肩弩背，犁铧
趟过，油亮的土地裸露开来。一去一来，土
浪滚滚。被翻开的田地在阳光下散发出新
鲜泥土的气息，假如耕田是勾勒轮廓，耢地
则是进一步的精耕细作了。黄河发大水之
后，剖开的土地被水浸软，牵牛的在前面
走，耢上站着一个勇敢的少年，凹凸不平的
地方被耢齿抹成了一马平川，水田白亮，平
静如一面镜子。天空跌进水里，一切皆有
可能。

有一回我看得眼热，也想下田一试，父
亲不让我站耢，说太危险，一不小心容易前
趴，再说，那些钢筋制成的耢齿也不好惹。
但是犁地可以试试，他给我讲了里面的技
巧，比如要用胳膊上的力气把犁头压住，压
不住，犁就会偏到一边去；要根据土壤的墒
情决定自己手头的分量，随时调整犁头的
深浅，最好是不粘不挂，保证犁头上的底板
能吃上力气，泥土被均匀推向两边。一手
扶犁，还要随时调整耕牛前进的方向，两边
做好配合，我答应着。理论上好懂，但真正
做起来就不容易了，看似轻巧的犁头到了

我手里似乎有千钧重，好容易调整好它的
走向，耕牛一走动，犁头根本不听我的，犁
了没两步远就跑到一边去了，一个趔趄，吓
得我出了一身汗，心也砰砰直跳。父亲赶
紧扶住了歪斜的犁铧，笑着说：“好好念书
吧，你不是干活的料。”他接过去，耕牛犁铧
一下子变得听话了，仿佛他这个人和那头
牛、那架犁铧就是一个整体，它们的生命也
是他的。村子里劳力多的家庭，耕作的事
多是两人合作，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但是父
亲一人忙活两个人的活，干起来也毫不露
怯。他也从来没有因为田间的活多、活累
而发脾气，倒是母亲经常嘟囔抱怨。父亲
的脸总是沉静的。

假如有一天你从远方来，迎面看到一
个面沉似水，甚至有些木讷的农夫，千万不
要以为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这个人内心
的热情、忧郁、困顿和力量你看不到，别人
也看不到。经历了冬季的蛰伏之后，在走
向春日田野的这个清晨，他“平静如一缕阳
光”。 ②

“育”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形象，
上为“母”及头上的装饰，下为倒着的“子”
字，寓意是母亲分娩出一个新的生命。《广
雅》中这个字解释为“长也，稚也”，增加了
一份“养活、养育”的意思。想，一个母亲，
在婴儿还不曾出世的时候，早早为他准备
下襁褓。选用舒适的棉布和洁净的棉絮，
一针一线编织出自己的憧憬，铺下百倍的
柔情，准备迎接娇客。等到婴儿出世，听见
他的一声无意识的吟哦，看着他翻过身子
垂下长长的睫毛睡去，听到他均匀的呼吸，
自己对着那张脸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心中
溢满甜美。每一个农妇，在晴朗的春日选
种浸谷时，是不是也怀了类似的心情？

稻种是去年秋后就备好的，沉睡了一
个冬天，现在被浸泡得稻壳发黄，水缸周围
散发出特有的即将发酵的米糠味。母亲一
遍遍过来查看，用铁笊篱把浮在最上面的
秕谷捞出来，留下沉淀在缸底的饱满的稻
种。因为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她的一举一
动之间似乎变得格外谨慎小心。黄土烧制
的粗陋的米缸，发黄的稻壳，母亲的头巾，
泛着米糠味道的厢房，墙角的蛛网和灰尘，
统统留在了记忆里。我们那间只容得下两
个水泥柜和一些坛坛罐罐的小西屋里，因
为浸种的水缸的存在，也隐藏了一桩不小
的机密，一团悠悠的期待。那些发黄的稻
壳里包裹着奇异的生命，这一个时辰和下
一个时辰相比较，它们都有了不同。那是
特属于春天的一件很奇特的事，一种奇妙
的计量，用一粒粒的种子计算明亮的春昼，
用一遍遍的探查来虔诚祈祷秋收。

浸种完毕，接下来就是育秧。秧圃一
定要选择靠近水源的地块，或者临近河道，
靠着溪流，或者依偎着池塘，所有这一切都
是为了取水方便。挑土质肥沃的地块做成
秧畦，施足底肥；把一块地耕耙得烂熟，做
成一张张平滑如镜、柔软舒适的温床，再将
浸泡好的稻谷均匀地撒进去，然后用铁锹
把圃面抹平。种子落地了，一部手稿的书
写才算正式开始动笔，先前那些准备工作
只是序曲，真正情节的展开和故事的跌宕
起伏还在远处。对秧苗来说，小弓棚和厚
塑料薄膜是必不可少的被褥，因为雨水多，
西北风还冷，也要防止鸟雀过来啄食稻粒，
把薄膜严丝合缝地盖好。几天后，种子发
出白根，长出绿芽。这时候要及时浇水施
肥。阳光一天天热烈起来，需要及时给娇
嫩的秧苗通风透气。上午揭开薄膜，傍晚
再按照原样盖好，直到新秧长大，这样的工
作才算告一段落。

写到这里，不得不感佩先人发明的这
些奇妙的汉字，无论是生还是养，一个“育”

字，含温带热，充满柔情。你能否想象一个
母亲用温柔的指尖抚摸婴儿的表情？你能
否想象一群仪容肃穆的人们对社稷之神顶
礼膜拜的画面？岁月尚早，有一个柔弱的
新生命有赖于你而得以成长，其中有多么
深婉的情意。 ③

《滨州乡土志》有云：稻，性宜水，亦有
陆种者，含粉质最多，为谷食中极能养人之
品。1987版《滨州风俗志》上关于水稻的
记载是这样的：滨州自1958年后推广种
稻，因水浇条件差，现仅小营、杜店一带仍
有种植。在2006年出版的《滨城文史集
粹》中，“小营稻米”是作为土特名产专章介
绍的，内容不多，辑录如下：小营稻米，是滨
州市滨城区的特产之一。小营镇种植水稻
已有40多年历史，其栽培品种达28个之
多，以种植一季春稻为主。所产的大米，颗
粒均匀，银亮透剔，品质优良；蒸煮后，食之
可口，色味俱佳。还有名贵珍惜的黑稻和
香稻。生产的黑米，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
肝、明目活血等药用作用。以上诸多优点，
使小营稻米已成为滨州的著名特产，驰名
京津，远销东北、内蒙、新疆等地。

小营稻米之所以久负盛名，有着其特
有的优越条件。小营镇地处黄河下游，土
地肥沃，水质甘美，光照充足，尤其在水稻
孕穗乃至成熟的关键阶段，正逢秋高气爽
季节，阴雨稀少，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稻
类穗粒膨大和养分的积蓄。这是小营稻米
质地优良的重要原因。

父亲告诉过我，故乡压碱种稻，已经有
近60年的历史，一本本的历史资料，传达
出相似的内容：小营稻米以其过硬的质量，
在滨州农业史上写下了独到的一笔。

我喜欢稻子。虽然在诸多的粮食作物
之中，稻，只是一把沉甸甸的穗子，风来弯
腰，雨来飘摇。然而，几千年来却一直不离
不弃，担起人间的温饱。嗷嗷待哺的婴儿，
多少人因米汤得以存活；多少人家在祖辈
去世后，以一碗白米饭供奉案前。一去一
来，有稻米在，人间不苍凉。所以，我一直
以家乡有这样的特产而自豪。而那些和稻
有着千丝万缕的琐碎记忆，更是填充了荒
芜的少年岁月。

早春的稻田里，到处充满水汽和土腥
气。翻耕过的土块被水泡软，泡粉，水边浮
动着许多草屑、小柴棍儿和一些泡沫。这
样的水里经常能发现地母仁儿。地母仁
儿，黑色的外皮，圆溜溜的，大小和桂圆核
差不多，用牙嗑开外皮，里面的仁白生生
的，有甜味儿。吃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
的春水的气息。过几天，地母仁儿钻出芽
儿，就是三棱草。

阳光爱护每一个生灵，无论它是一株
秧苗还是一棵草，都施以慈爱。黄泥软烂，
阳光热烈，秧苗扎下根来，舒心地生长。开
始拔草，第一遍。草和秧苗长得差不多高。
草根长得像羊胡子，很茁壮。地母仁儿呢，
不见了。有时会拔出一个瘪瘪的壳，它孕
育了一棵健康、干净的草，它的使命已经完
成，它无愧于这个世界。

春耕时犁头翻出许多杂草根，其中白
茅根最让孩子们喜爱。北方的春天来得
晚，即便打了春，田野里四下望去仍是一片
单调的砖瓦色。经历一个冬天，那时茅根
在地下已经苏醒，盘根错节，被翻耕出来之
后，晾晒在田埂上。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
歇一会儿，大人孩子都喜欢随手抓一把茅
根咀嚼。白茅根，细长多节，模样有点像微
型甘蔗。它也发甜，越是晒得干瘪的，甜味
越浓一些。

别看一节细细的茅根，功效却不小。
中医认为，白茅根性甘寒，入肺胃二经，有
清火生津，凉血止血等功效，据《本草纲目》

记载，它在除口臭、解酒毒、降血压方面有
良好的功效；宋代的苏颂特别说明“可啖，
甚益小儿。”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嚼食白茅
根只因为偏爱那点甜头，至于享受到它的
滋补和药用功效只能算歪打正着。

黄河水来，分出许多支流，穿村绕巷，
形成密布的河网。那些路边不起眼的小溪
流，水深时也超不过一米，因此成为孩子们
安全的游乐场。

鱼虾似乎是随水而来的，每一年黄河
发大水，池塘和河道里的鱼虾似乎就多了
一些，大人们说鱼虾是“冲下来的”。听他
们的意思，鱼虾也会串门儿，今天随着水流
去了这家，明天又去另外一家，水塘沟渠就
是它们串门的路。紧挨着村北的秧田是我
家的，“S”形的沟渠连通了村子东西两面的
池塘，小水沟里经常见到成群的鲫鱼。东
边池塘面积大，水深，西侧池塘面积小，里
面经常泡了许多圆木，用很粗的麻绳绑成
竹筏的形状。这是孩子们天然的跳水台。
剥皮之后的木头上常有不易察觉的刺，赤
脚走上去要格外小心。夏天起，圆木上生
了一层厚厚的青苔，很滑，但是孩子们攀
爬、跳水依旧乐此不疲。为了安全，母亲不
让我们靠近西侧的池塘。但男孩子喜水、
爱水的天性无论怎样的严令都不可能更
改，弟弟于是找到了新的事情来做。母亲
不让去池塘游泳，他便摸鱼捉虾，总是闲不
住。最常做的事情是捞鱼。挖几团黄泥，
把秧田旁边的沟垅水流截断，然后，用一个
铝盆舀水，弯腰弓背，干得很起劲。被截断
的沟渠里水越来越小，最后裸露出水底的
淤泥，那些白肚皮黑脊背的鲫鱼也在水里
蹦跳着，它们最终都成了弟弟的俘虏。

整个夏天，他就在这片秧田旁边的沟
渠里忙碌着，背心和短裤上常常沾满泥巴，
有时候为了怕被母亲责骂，自己也在水中
揉搓清洗一番，但是那些黄泥渍却很难洗
干净，于是前胸后背总是带着一团一团的
印渍。有一回，邻居姑姑问母亲：“夜里你
让这个小泥猴睡在哪？”母亲看了看那晒得
油亮的小泥猴，说：“灶坑。”

其实不止弟弟，我也很少午睡，大人们
忙碌了半晌休息去了，我便到村后无人的
沟渠边流连。不怕水，对于一个在稻乡长
大的孩子来说，水让人天生亲近。池塘的
一侧生着蒲苇，扯几片苇叶，叠成小船，放
到流淌的沟渠里，看着那一团绿色随水流
去、漂远，祈祷它们不要被横生的枝条挡
住，不要被漩涡吞没，痴痴地望着远处，现
在想来也别是一种乐趣。池塘四周浅水区
域也可以去趟水。据说村北原来有一座小
土地庙，后来被拆掉了，但是每当村里有人
去世，都要到村北的岔道口来送浆水，告
庙，地址大约就是在岔道口附近。那里的
水中有一种小鱼，头大尾小，喜欢贴着地
皮，模样憨厚，用芦苇搅动一下，它们立刻
四下逃散，胆子小得很。

水田多青蛙，每到阳光暖和的时候，小
荷钻出水面，青蛙便会在水草上产下一团
水雾一般的卵，不久就会变成胖头的蝌蚪，
一群群自在游弋。水蛇也是经常见到，在
秧田里扭动着身子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到
了深水里，它们游动得更加从容，袅袅娜
娜，丝毫不理会周围人的眼光。

水中的东西，最怕人的是蚂蟥。插秧
时，它们悄无声息地附着到人的腿上吸食
血液，人的注意力都在手里的活上，顾不得
其他，等察觉到疼痛的时候往往蚂蟥头已
经钻进了肉里，它已经喝得圆鼓鼓的了。
轻拍不下，非得要使劲拍打，把腿打红了，
受疼的蚂蟥才掉下来。这蚂蟥不但可恶，
而且样子也丑陋，黄，软，周身是那种不清
爽的绿，气不过的人们，把它捉到水泥板上
曝晒，才算报了吸血之仇。

田埂上的植物、水里的东西，所有这一

切其实都和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
其他北方作物相比，稻是一种优雅的植
物，除了它自身的魅力之外，它似乎可以
将这种影响传达给其他与之相关的动植
物。比如，紫云英，慈姑，罗布麻等等，比
较起来，生长在水边的植物格外干净。还
有斜风细雨里，呢喃着横掠过稻田的燕
子，常常是画家的爱物。池塘边迈着纤细
的足走向稻田深处的不知名的水鸟，其行
行脚印，让人遐想。长夏，村庄里的知了声
越发稠密起来，梧桐宽大的叶子也将房檐
遮得严严的。水稻们已经没过小腿，它们
挺括、整齐，青绿的叶片簇簇向上，刺向晴
空。这个季节，常见有三三两两逮黄鳝的
汉子，拿着简单的工具，在田埂上蹲下身
子，用蚯蚓做诱饵，找黄鳝洞口耐心试探。
族中一个哥哥，是捉黄鳝能手，记得一个下
雨天，他邀父亲喝酒，专门炖了黄鳝来给我
们吃。白色的瓷盘中盛着炖好的鳝鱼段，
浮着一层黄油，加了碧绿的芫荽，散发出诱
人的香气。我虽然惧怕那黄鳝的样子，但
经不住美味的诱惑，大着胆子吃了一块，肉
嫩质细让人一尝难忘。④

五月，插秧季。天气转暖，已经允许人
们赤足下田。每到插秧季，小学就不上课
了。老师们家里都有地，都要忙碌。对于
孩子们来说，插秧季能到农田帮忙，除了能
换得大人的夸奖，也意味着四野的水田、池
塘、花果、鱼虾和草木都可以自由接触，远
比拘束在教室有趣得多。

依旧是男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天
蒙蒙亮，男女老少就开始忙碌起来。女人
负责“提秧”，坐在马扎上薅秧苗，秧苗薅下
来，左右摆动清洗秧根部的泥巴，干净后用
湿稻草拦腰捆扎成秧把。如果提秧供应不
及时，就需要铲秧，这是一个技术活，一般
由男人来做，一锹下去，铲薄了，伤根，秧苗
死活缓不过来；铲厚了，插秧的人举着厚厚
一大块泥巴，手臂受不了，显得也蠢气，最
好是不厚不薄。技术好的人铲下的秧块四
四方方，厚绒绒的一团秧苗在手，像托了一
块绿豆腐，颤巍巍的。我喜欢闻那气味，青
苗的气息，浓郁到可以触摸，可以大口大口
吃进肚子里。后来长大成人离开了乡村，
但只要闻到这样的气息就觉得安稳，内心
有说不出的舒坦和快乐。

大田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水皮白亮。
青嫩的秧苗东一捆西一捆抛洒在田里。插
秧的人们，左手拿秧把，右手拇指、食指和
中指配合着敏捷地捻动。插秧，讲究个速
度快、力道准、行列齐。手用力小了秧苗会
漂起来，用力大了，秧栽深了，会影响分蘖。
速度要跟得上，边插秧边用眼角余光估量
行列的齐整。由疏苗到点线，事先要胸有
成竹。看好手们插秧确实是一种享受。你
看，扯好线，分好排，插秧的姑娘小伙子一
字排开，一手分秧，一手插秧，像小鸡啄米
一般，撩起来的水花几乎不会间断，啪啪
啪，秧苗们就听话地立在了水中，弯腰直腰
的功夫，刚才还明亮的水田里已经站满了
绿莹莹的秧苗。人多声势大，休息的时候
有说有笑，但真正干起活来就顾不上了，明
里暗里也比较个身手，谁也不想落后，你追
我赶，赢得第一的人惹得那些爱说笑的婶
子大娘们好一阵赞叹。

新秧栽下，需要大约一周的缓苗期，完
成自己的断乳新生，这时最好来一场雨。
黄河滩的雨，细细密密的，不需要太大。秧
苗喜欢水，缓苗期有雨水的浸润，那种断乳
新生的疼痛会来得轻一些。天气凉爽，正
是赶活计的时候。男人把手边白色的肥料
袋子披在身上权当雨衣，人在雨中行走，就
会感觉那雨幕混合了天地和秧苗的颜色，
在青与白之间糅合成了一种浅浅的灰色，
不刺眼。新栽下的秧苗叶尖上缀了雨滴，
它们还带着从母田里带来的一些奶气，油
润有光。

炊烟缭绕在农舍之上，女人做出可口的
饭菜，呼喊着让孩子去看看田里的人忙活干
得怎么样了，孩子答应着一蹦一跳地去了，
家里的黄狗也跟着跑出了院门，跑向田野。

半夜醒来，恍惚间感觉外边好像起风
了，于是起身去阳台关窗，忽然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阵清晰、洪亮的蛙鸣之声，心中
蓦然一喜。

搬到新居半年多了，虽然离上班的地
方远了一些，但令人欣慰的是站在窗前即
可看到外边的风景，不远处的村庄、集
市、校园，成片的杨树林、麦田，还有院
墙外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河水并不深，
里面鱼虾野鸭成群、水草丛生。河两岸种
有柳树、樱花树。两侧的空地上，早有勤
快的老人种上了小葱、春玉米、麦子、绿
豆、芝麻、菠菜等农作物。一年四季，时
常看到有人在沿岸钓鱼。到了冬天，河水
结了冰，有不少被唤作“白骨顶”的水鸡
在上面走来走去。

老话说“听见蛤蟆打哇哇，六十天就
能吃馉馇。”谷雨前后，在河边便可听到
青蛙密集、亢奋的叫声，地里的麦子开始
拔节孕穗了，再过上两个多月左右的时
间，就能吃到新麦子磨成的面粉做成的馉
馇、面条、馒头了。对于有着吃不饱肚子
经历的老人们来说，家有余粮心不慌，只
有把新麦子收到家，脱了粒，晒干入了
仓，一家人的“饭门”有了着落，心里才

会踏实。尽管很多人已脱离了农业生产，
搬进了高楼或者现代化社区，但依旧心心
念念，忘不掉啥时令应该干啥农活。去接
孩子放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三五成群的老
人聚在一起，诉说着目前地里庄稼的长
势，土地流转、机械化作业以及有关农业
耕种的种种过往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
化。

透过窗户向北望去，可看到远处的现
代化工厂，高大的凉水塔里正排放着缕缕
热气。路北的树林里，也就是距离小区几
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小酒坊，据说酒的品
质很好，软绵醇厚，优雅细腻，已传承了
许多年。因为父亲喜爱喝酒的缘故，我便
对酒坊非常好奇，时常站在窗前远远眺
望。周日清晨，突然就想近距离去看一下
酒坊大门。也许是我来得较早，只见两扇
大门紧闭，厂区里也静悄悄的，只有院子
当中的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不远处，几个
酿酒师傅正骑着电动车赶来上班，在这条
路上已遇到过他们多次，只是没有打过招
呼，怕那唐突的问候打扰了他们一天的好
心情。

他们的年纪与我的父亲相仿，六十岁
上下，时光像一把看不见的刻刀，在他们

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几缕白发，有些
佝偻的后背，一身迷彩服或者孩子替换下
来的工作服，每日早出晚归，他们用自己
辛勤的劳作换取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等生
活所需，继续为家庭发挥着余热。他们已
经当了爷爷、姥爷，本该享福的年龄，却
选择了继续奋斗。想到父亲，眼睛忍不住
有些湿润，也不知他现在在家，还是去田
里干农活，或者去劳务市场找零活去了。
到晚上，给他打一个电话吧。

回到家，孩子们已起床，刷牙、洗脸
完毕。大宝正在上九年级，还有不到两个
月就要中考，功课比较紧凑，正在书桌前
朗读英语。二宝正在吃饭，见我进门，忙
跑到我跟前，低声和我说：“我们待会去
楼下小广场玩吧，我同学早都下楼去了。”
物业在单元楼前新修建了一个健身广场，
设施比较齐全，每天早上、傍晚都有很多
人在锻炼，这里也理所当然成了孩子们的
乐园，几个同班级的小伙伴聚在一起，荡
秋千、压跷跷板、捉迷藏，时常玩得满头
大汗、不亦乐乎。

相对于小区里的欢乐时光，我更愿意
去禾和湿地公园走一走，跑一跑。在游人
稀少而安静的地方，找个躺椅躺一会，眯

着眼睛听会儿音乐，啥也不去想，全身放
松一下，好不惬意。二宝也愿意陪我去，
有时捉到一只蜗牛、几条蝌蚪，都会高兴
万分。如果在草地上看到一只野鸡或者喜
鹊，他更是大呼小叫，用手指着给我看。
返程途中，看到麦田里有一家人正在忙着
灌溉、施肥，孩子随口问道：“爷爷奶奶
也在家浇地了吗？五一假期放假的时候，
你能和我回老家吗？能和我去村东的小河
捞蝌蚪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但一定
要注意安全！”

暖暖的春风徐徐地吹着，熬过了严
冬，终于盼来了春天。阳光下，一片片樱
花、一片片油菜花开得正艳，繁花似锦，
美不胜收。蝴蝶、蜜蜂在花丛间飞来飞
去，几个大婶在河堤上挖野菜，健身广场
的空地上有人在放风筝、唱歌、跳广场
舞。天上的白云像画上去的一样，洁白而
美丽，给人美的享受。

夜幕降临，又听见青蛙们的叫声了，
一场音乐会盛大启幕。“归呱、归呱”的
声音此起彼伏，一唱一和，人们感受着大
自然的美好，深深陶醉进去，一边憧憬着
明天的美好生活，一边慢慢地睡去。

1

暮春的雨
像一位妩媚的女子
轻叩轩窗
扯起漫天思念
撩动满树新绿
在这多情的雨夜
不知道你会想起谁

2

有些人，有些事
过去就过去了
犹如眼前的雨
不论怎样缠绵
也留不住绚烂春花
只是想起时
偶尔会莫名心痛

3

尖啸的风
像个幼稚的顽童
吹着口哨
徒劳撕扯着雨丝
幻想留下春的脚步
而四季轮回不可抗拒
你我唯有不负时光
大步铿锵前行

秧事
○ 刘丽丽

窗外的风景
○ 王冬良

雨的断章
○ 赵天祥


